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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搬进惠泽南苑新
房，认识了新邻居新德兄。

6 月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左
右，我洗完澡正在看电视，新德
兄打来电话，“我刚从镇隆回来，
赶紧下楼拿一箩桂味荔枝。”

我赶紧穿上拖鞋下楼。新
德兄说，下午刚摘的。我说了谢
谢就提起荔枝回家。

我跟老婆剥荔枝吃，荔枝肉
晶莹剔透，吃起来又爽又脆，酸
中带甜，甜而不腻。老婆说，从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荔枝！

我上网百度了一下，原来镇
隆素有“荔枝之乡”的美称，历来
盛产优质荔枝，主要有糯米糍和

桂味两个品种，远销国内外，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我对老
婆说，原来我们身在福地啊！

第二天，刚好父亲来电话，
我说，我明天寄两箩荔枝回去给
你尝尝。父亲说，不用不用，今
年老家荔枝大丰收，这边的荔枝
很便宜，才两块钱一斤，不用浪
费钱。我说，你尝一尝世界上最
好吃的镇隆荔枝，包你吃完回味
无穷。

虽然父亲连连说不用，我还
是托班车寄了两箩回去，一箩糯
米糍一箩桂味。

父亲以为两箩是装谷子的
两箩，还叫妹夫叫了部三轮车去

车站提荔枝，后来才知道是十斤
装的竹箩，这事有时说起还当笑
话。但父亲后来说，就是真的是
两大箩，还不够大家解馋。

荔枝到家后，父亲叫上妹
夫一家一起品尝。还没吃完，
父亲就高兴地打电话给我，太
好吃了！太好吃了！还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荔枝！酸酸甜甜
的，肉厚小核，又爽又脆。老家
的荔枝跟它根本没法比。几个
外甥啊你争我抢，你妹妹怕被
他们吃完，赶紧捧上一把藏起
来留给我。

我说，新邻居是镇隆本地
人，专门找人一摘下来就送给

我，我立刻开摩托车送到车站，
托运回去。杨贵妃是“一骑红尘
妃子笑”，我是“一路灰尘桂味
香”啊！

父亲笑着说，好吃是好吃！
就是价格比老家的贵！

我说，那当然啦，那可是世
界上最好吃的荔枝！够不够吃
啊？

父亲说，我也不敢多吃，就
是几个外甥吃完还问，舅舅什么
时候再寄镇隆荔枝回来啊！

我说，过几天，我再托两箩
回去。

第二年的 6月，又到了荔枝
季节。我正准备托邻居摘两箱

荔枝回去。父亲来电话了，说，
今天买了几斤老家的荔枝来吃，
核大肉薄，太甜。还是去年的镇
隆荔枝好吃。前几天，你那几个
外甥还在问，舅舅什么时候再寄
镇隆荔枝回来啊？

我说，已经托邻居去摘了。
托运的时候，我再给电话我妹，
让妹夫去车站提货。

办完托运手续，我打电话给
妹妹，说，荔枝已经托运了。爸
爸打电话给我说，几个外甥还在
念叨镇隆荔枝啊？

妹妹说，你跟爸通电话的时
候，我也在旁边听着。爸是拿外
甥当借口吧！

惠州是座山水城市，有很
多地名跟历史传说或地貌特
征有关联，有很多风景绝美的
小众秘境值得我们去打卡。

比如良井镇的黄洞村，离
市区不到一小时车程，地处山
海之间，风光秀丽，陌上花开，
别有洞天，能给人一种“养在
深闺人未识，一朝撩面惊世
人”的惊喜，特别适合垂钓，戏
水，采摘，露营，烧烤，闲游，亲
子互动，组团聚会，尽情地放
空自我，享受生态田园生活。

6月 10日，烈日当空，广
东省小小说学会在黄洞村举
办优秀作品朗诵会。会后，我
问黄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叶国良：“黄洞村的洞在
哪里？有多大？”

叶书记哑然失笑：“我们
村有山，有水，就是没有洞。”

“哦？”我满心狐疑，又问：
“那为什么叫黄洞村呢？”

叶书记不紧不慢地为我
解释：

黄洞村面积只有5.5平方
公里，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盆
地，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为
黄洞水库。很早以前，这里的
山都是连绵起伏的光头岭，每
逢下雨，山洪倾泻下来，形成
黄泥滩，深一脚浅一脚，只有
水库旁边有一条小路能进
出。而这一带原来归属时化
区域，这条小路必经时化老良
村小组的黄姓村落，远看像一
个洞，故取名黄洞村。

其实，这种取名方式在岭
南地区客家村落并不少见，有
个名叫张仕洪的先生，曾对此
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惠阳
县秋长镇有个白石洞村，其源
于进出村子的山路四周都是
灰白色的石头。新圩镇东风
村有个赵洞村小组，此前这里
就有赵姓人家居住过。由此
可见，黄洞村这个名字确有来
头，并非凭空臆造。

现在的黄洞村与黄洞水
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
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山水情
缘。要想进村，不管你从哪里
来，走哪一条路，都必须经过
黄洞水库。阳光下，碧水荡
漾，芦苇摇曳，像天然形成的
护村湖，守卫着黄洞村的宁
静，自然，祥和。走进村子，风

是清新的，水是甘甜的，山是
青绿的，土地是肥沃的，鸟儿
是兴奋的。一年四季，有看不
完的山水风光，有吃不完的瓜
果蔬菜，有应接不暇的农家
乐，有取之不尽的耕读文化，
还有听不完的传奇故事。

原来如此。我不禁耳根
发热，感到自己刚才的提问幼
稚可笑，夹有自作聪明的成
分。

我记得陶渊明在《桃花源
记》中曾这样描述：“林尽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一口，仿佛
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
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仔细回味，这里的

“口”不就是“洞”吗？古有“武
陵人”舍船入洞发现桃花林，
今有我们以车代步探访黄洞
村，结局皆豁然开朗，惊喜连
连！这种跨越时空的巧合竟
如此奇妙，如此有趣！

黄洞村现在有村民 560
多人，大都为叶姓。听村里
的老人说，很早以前，曾有蔡
姓、程姓等姓氏人家在这里
居住过。别看黄洞村是一个
小小村落，它在历史上经过
三次迁移，最早的黄洞村不
是在山边，而是淹没在黄洞
水库底下。

第一次迁移：大约在400
年前，黄洞叶氏祖宗权公由
现在的梅州五华迁徙过来，
在黄洞水库库区建村落户，
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形成桂
花岗、田心村、陈屋、曾屋、
肖屋等 5 个自然村。村民们
依 靠 勤 劳 的 双 手 开 垦 出
1000 多亩良田，精耕细作，
种植水稻、番薯、梅菜等农作
物。优质的“黄洞米”糯香流
脂，产量高，销量好，远近闻
名，一时成为米市上的抢手
货，村里专门修建了一个存放
稻谷的大粮库。

第二次迁移：1958年，根
据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和农业
灌溉的迫切需求，黄洞村从整
体利益出发，舍小家顾大家，
毅然放弃家园，整体搬迁，用
人力加畜力，把家里的锅碗瓢
盆衣服被褥和木梁砖瓦一古
脑搬到良井镇北面的移民村
——时化新村，安营扎寨，另
起炉灶。当时的场面，很多村

民都难以忘怀。全村男女老
少从老屋里走出来，关门落
闩，在村口集体跪拜土地爷，
然后手提肩扛，扶老携幼，难
舍难离，一步三回头，挥泪别
故园。

尽管所有村民都得到顺
利安置，但村里的老人没事就
到水库附近去转悠。他们发
现在山脚下有一块狭长的小
盆地，环绕着黄洞水库。心
想，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啊！与
其人在他乡望故乡，不如迁回
到这里居住。几经商议，征得
政府同意，1962年，黄洞村有
了第三次迁移。村民们重回
故里，撸起袖子，垦荒拓野，筹
集材料，建房造屋，很快打造
出一个新家园，依旧沿用原来
的名字——黄洞村。

从此，村民们终于在“看
得见山，望得到水，留得住乡
愁”的地方安家了。每逢枯水
季节，站在高处，眺望黄洞水
库的水位一点点下降，显露出
一些房屋、院落、道路的遗址，
还有断壁残垣、基石红砖、破
瓦碎片等物件。松软的泥石
堆上横卧着一块安插旗杆的
石碑，那是先人鼓励读书，为
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学
子而竖立的旗杆底座。经常
有村民指着那个方向告诉后
人：看啊，我们的根就在那里。

黄洞村人在迁移过程中，
对“安居乐业”和“家国情怀”
有更深刻的理解，抱有更豁达
和更强烈的奉献精神。抗战
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高
头大马，想闯进村子胡作非
为。当走到村口伯公坳时，白
马居然不听使唤，夹着尾巴掉
头就跑。日本军官气急败坏，
只得放弃进村的念头。这件
事听起来有点玄乎，但仔细想
想就明白了。当时东江纵队
在这一带频繁活动，发动群众
打鬼子，还在山上修筑了战
壕，时时准备迎敌。黄洞村村
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早就
准备好了猎枪和子弹。那个
日本军官如果贸然进村，岂不
是自投罗网？从黄洞村移居
香港的年轻人叶卜，听到中国
共产党发出“抗日救亡”的呼
声，毅然回乡参战，担任东江
纵队武工队队长，与日寇面对

面地较量。在血与火的洗礼
中，他光荣入党，抗战胜利后，
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
了豫东、济南、淮海战役和广
东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兵
不解甲，直奔朝鲜战场，立下
汗马功劳。还有另一名青年
叶云珍，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
革命队伍，成为惠东扩乡团战
士，被捕后视死如归，牺牲在
狱中。距黄洞水库不远的山
边，有一块简陋的无名烈士墓
碑，一块粗糙的红砖上刻写着

“肖战士”几个字。村民每年
都去祭拜，只知道墓里埋着一
位女战士，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字，来自哪里，在哪次战斗中
牺牲的。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叶
国良是黄洞村土生土长的大
学生，他最喜欢艾青的那句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
期间，叶书记带领村干部做了
三件大事：一是大胆改革，撤
组强村；二是村企合作，绿色
发展；三是固本强基，凸显文
旅特色。与此同时，还完成了
国家3A级景区申报工作，增
设了许多新的文旅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市佳
禾阳光生态农业项目落户黄
洞村后，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和教育资源充分利用，
把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
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精心打造
集研学教育、新型生态农业种
植、休闲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已经建成了以“佳
禾耕读”“归善里·陌上花开”

“良井佳禾”为品牌的广东省
科普教育基地和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吸收本地村
民就业。旅游高峰期或丰收
时节，实现“全村入职”拿薪酬
的喜洋洋景象。2024年黄洞
村集体收入 34.08 万元，同比
增长约13%。

站在黄洞村充满希望的
田野上，我不再羡慕“武陵
人”，也不再迷恋《桃花源记》，
因为我脚下这块热土地，就是
现实版的桃花源。我已经深
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这里的
水，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有这
里勤劳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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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滟楼为叶亚来出资捐建 惠宣供图

父亲爱上镇隆荔枝
□陈树龙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
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
藉秋风。”虞世南的诗句，
总让我想起童年夏日与蝉
有关的种种乐趣。那时，
和弟弟在树林里搜寻、捕
捉知了猴（蝉的幼虫），是
我们乐此不疲的开心事。

盛夏的白日，浓密的
树荫下，我们低着头，目光
如炬，细细搜寻着地上的
小洞。知了猴在暗无天日
的地下，吮吸树根汁液，蛰
伏数年之久。待成熟时，
它们会在白日里向上掘
洞，只待夜色降临，便奋力
爬出，攀上树干，完成生命
中最壮丽的一次蜕变——
羽化成蝉。我们深谙其
道，专找那些绿豆般大小、
洞口薄脆的孔穴。手指轻
轻一按，泥土应声塌陷，露
出浑圆的洞口。指尖探
入，触到那硬实微凉的身
体，轻轻搅动，知了猴便紧
抱着我们的手指，被顺势
拉出幽暗的地穴。

捉回的知了猴，悉数
被我们安置在蚊帐内。它
们是攀爬的高手，很快便吸
附在帐壁四周，牢牢抓稳，
静待那神圣一刻的到来。
蜕变的过程奇妙而缓慢：先
是背部悄然裂开一道缝隙，
接着在一次次微不可察的
颤动中，柔嫩的肢体——
臂、头、上半身、羽翼——逐
一挣脱束缚，最后全身奋力
一扭，尾部彻底脱离旧壳。
初生的蝉通体淡绿，湿漉的
翅膀粘连着，随后体液管迅
速充血，薄翼渐次舒展、挺
立，变得轻而坚韧，身体的
颜色也由绿转深，向着墨色
沉淀。

我们收集知了猴，主
要是为了攒下它们蜕下的
空壳——蝉蜕。那是味药
材，药店会收购。也曾听
闻知了猴可食，只是我们
这里没有人尝试过。一
次，好奇心驱使，我和弟弟
在灶膛里烤制。当特别的
清香随热气升腾，猛烈冲
击着味蕾时，我们终究在
食欲与迟疑间徘徊，只得
以鼻息贪婪捕捉那诱人香
气，未敢下口，最终成了犒
劳鸡鸭的佳肴。

“密槐高柳覆华堂，满
地熏风白昼长。却怪蝉声
惊 客 思 ，不 容 蝶 梦 到 吾

乡。”炎夏正午，热浪翻涌，
嘹亮的蝉鸣与灼人的暑气
交织，搅得人无法安眠。
被搅了午梦的我们，索性
拿 起 捕 蝉 的 工 具—— 面
筋。和好的面团在水中反
复揉洗，洗出黏性十足的
面筋，再缠缚于长竹竿顶
端。循着密集的蝉鸣，潜
入树林，发现目标，屏息凝
神，竹竿悄悄伸近，趁其不
备，迅疾一靠，那鸣叫的精
灵便被牢牢粘住，挣扎着
落入我们的掌心。装蝉的
布袋里，公蝉鼓噪高鸣，母
蝉则扑棱着翅膀，好不热
闹。

提着战利品归来，鸡
鸭早已躁动。几只鸡伸长
脖颈，乍开翅膀，踏着细碎
轻快的步伐冲刺而来；鸭
子也不甘示弱，摇摆着笨
拙的身体，“呱呱”叫嚷，仿
佛 在 催 促“ 快 给 我 一
个！”。鸡虽跑得踊跃，吃
相却远不如鸭爽利。捏出
一只蝉，掐去翅膀，先抛给
鸡。鸡用喙反复啄弄，蝉
发出凄厉的鸣叫，从清亮
到嘶哑，直至呜咽，鸡往往
折腾许久才能肢解一只。
鸭子则大不相同：长颈一
伸叼住，仰头几个干脆利
落 的 吞 咽 ，蝉 便 滑 入 嗉
囊。有时，鸡若动作稍慢，
吃剩的蝉会被意犹未尽、
眼疾手快的鸭子抢去。一
次，鸭子抢了小母鸡的食，
惹得护妻心切的大公鸡怒
不可遏。它昂首挺胸，踱
着稳健的步子逼近，红冠
如火，羽毛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威风凛凛。鸭子毫
不示弱，扑腾翅膀，摇晃身
躯，摆开架势。目光如电，
对峙一瞬，公鸡猛地前扑，
尖喙直啄鸭头！鸭子反应
极快，侧身翻滚躲过，随即
张开扁嘴猛烈反击。公鸡
腾跃而起，翅膀扑打……
一时间鸡毛鸭毛漫天飞
舞，上演了一出活灵活现
的“鸡争鸭斗”图。

转 眼 数 十 载 光 阴 逝
去。童年林间的蝉鸣，蚊
帐里静待羽化的知了猴，
布袋中喧闹的俘虏，还有
那场为蝉而起的鸡鸭大战
……一幕幕清晰如昨，裹
挟着夏日的热风与泥土的
气息，在记忆深处悠扬回
响，久久不散。

闲暇时，最适合去乡
下走走，去亲近庄稼，闻稻
香，听蝉鸣、蛙鼓，走累了，
就躺下来看云。

日头攀上半空，蝉鸣
渐稠，风挟裹着迷人的青
草气息一阵阵卷过来。我
躺在槐荫下的竹床上，双
手枕头，静静地看云。云
朵的模样瞬息万变，刚才
还是蓬松的棉花垛，这会
儿被风扯成了丝线；起初
像一只小狗追着自己的尾
巴转圈，没多久却散成了
蒲公英。云朵行踪不定，
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
不知道它会往哪儿去。一
朵云从远处的山林间蒸腾
上来，像是被一条丝线攥
着般悬停在了山顶，不经
意间又飘到稻田上空去
了。想起诗句“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王维抬
头看云时那种豁达和淡然
的心境，至今仍令人感慨
万千。或许，王维也曾想
过幻身为天地间的一片流
云，跟随风儿流浪四方吧。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
光云影共徘徊。”湖边看云
更有一番意趣。湖面如同
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
整个天空。云影贴在水面
上游走，与山林、水草的倒
影交织缠绕，一阵风过，水
草摇曳，涟漪四起，大片云
影被揉成了细碎的光斑。
恍惚间，仿佛看见了苏子
与客泛舟赤壁时“白露横
江，水光接天”的盛景。“闲
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几度秋。”与一片湖水对
坐，看天空云起云灭，看水
中云影虚实相生，倒也体
验到了几分天地须臾的况
味。

夜里下了一场雨，第
二天早起推开窗，常看见
白茫茫的云海漫过山顶，
一座座山头像浮在牛奶里
的小船。这时泡一壶茶，
看茶叶在杯里打转儿，慢

慢舒展成小伞的形状，杯
中的云影也跟着晃啊晃
的，时光在这一刻变得美
妙起来。

看云的时间久了，渐
渐懂得，云就是天空的表
情。有时候晴空万里突然
间就变了脸，团团乌云把
暑气往下压，热得人直喘
粗气，乡下人说这是云在
闹脾气。小时候，一家人
在地里收麦子，猛然间起
了风，大团大团的乌云挟
着闪电逼近，大家不由得
加快了手中的活，想趁着
雨水落下之前把田地拾掇
干净。雨最终没有落下，
乌云绕着村子飘远了。父
亲说云知道心疼庄稼人，
现在想想，大概是我们运
气好吧。

云的变化无常让我想
起母亲的口头禅“天要下
雨娘要嫁人”，总觉得这
话带着一种宿命感的苍凉
和无奈。如今看着云朵掠
过城市上空，瞬间消逝得
无影无踪，忽然明白有些
事是强求不得的。云是一
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它
一直在赶路，越过高山，
穿过山林，掠过湖水，从
不为谁停留。每一片云都
有自己的轨迹和归宿，偶
尔相遇，汇聚成团，然后
分散开去，人也一样，我
们最终只能在各自的路上
前行。

当夕阳把云朵染成橘
子汽水的颜色，我喜欢把
脚泡在溪水里，看水面上
的云影，看落花随水漂向
远方。花谢了，云散了，
实则无需难过，因为来年
春风一吹，花还会开，往
后的天空仍会蒸腾起新的
云朵。

云在天上写着无字的
诗，而我们都是仰头读诗
的人。那些被云影浸透的
时光，终将沉淀成生命里
最轻盈的注脚。

炎炎夏日里，临窗而
坐，一边品吸着室外飘来的
清新气息，一边翻阅《儒林
外史》，缓缓适应着即将退
休的时光。当读到王冕在
沙地上用树枝描摹的章节
时，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我也要练习书法，为以
后的退休生活开辟新的天
地！

我反复读着与王冕息
息相关的那些文字，他那柔
弱、笨拙的身影，他笔下每
一道歪歪扭扭的划痕，似乎
都在无声中激励着我重新
拿起毛笔的勇气。想当年，
我曾在父母的期望下，信心
满满地参加过学校组织的
书法培训班，还豪气地宣
称：“以后我要成为书法家，
用写字来养家糊口！”可是，
不到一个月，我就熬不住练
字的寂寞和枯燥，并以学习
任务重为由放弃了练习。
从此，学练书法就成了我儿
时的笑话。

放下书，王冕画荷练字
的背影依然在我脑海中久
久不去。时光无声，我已临
近退休，具体事务大幅度减
少，空闲时间相对较多，总
要做点什么来填补一下空
白吧？于是，我从网上买回
几支毛笔，数刀毛边纸，又
将红星墨汁和砚台摆上桌
头，像模像样地开始日复一
日地临摹褚体。在横竖撇
捺间，我的心绪如墨汁一样
在纸上缓缓晕开，不知不觉
间安抚了心中对时间流逝
的焦灼。每当懈怠之心生
起时，脑子里总会浮现出王
冕画荷的身影，他在墨痕里
默默坚持的倔强，不断提醒
着我：不要放弃！

习书之路，最初难免笨
拙。我曾以为书法跟公文
格式类似，只要做到横平竖
直、规矩分明就可以了。可
是自己每下一笔，不仅手腕
僵硬，还不会使用侧锋、中
锋，写出来的笔画要么粗细
一致，要么结构失衡，给人
一种杂乱无章、毫无韵味之
感。有老师指点：可以将手
腕依托宣纸，方便发力；也
有老师建议：还是悬腕练习
比较好。我自知早就错过
了习字的最佳时期，悬腕并
不适合现在的我，至少我在
短期内不适合。因此，每次
写字，我都先做深呼吸，尽
量放慢速度，凝神观察字
帖，在心中反复体味运笔轨
迹的基础上，再逐一临摹，
反复比对。写着写着，笔尖
触纸的沙沙声便盖过了窗
外的车水马龙，心也如墨汁
滴入清水般慢慢沉淀下来。

让人享受的，还有写完
字洗笔的时刻。当清水缓
缓流过笔端，墨色如轻烟般
散入水中，仿佛也一并洗去
了白日里积攒的烦扰与倦
意。凝视着墨色在水中如
云絮般消散，我的心渐渐变
得空明澄澈。

书桌之上，墨香渐浓，
而我豁然开朗：退休不是落
幕，只是将人生从公文格式
的束缚中解放，在笔锋游走
间，重新去书写另一番生命
的横竖撇捺而已。


